
吓吓别人就能拿到钱？

“00 后”、18 岁，因为抢劫被判

处有期徒刑九年……2019 年，当吴

海（化名）到四岔河监狱一监区服刑

时，他身上“年轻”的特质就引起了

监狱民警的注意。年轻，就有很多可

能，也许吴海继续浑浑噩噩，出狱后

再次成为不稳定因素， 也有可能他

可以修正偏差的航向，浪子回头。

民警通过了解吴海过去的经历

发现， 他并不是无可救药的“孩

子”。 吴海出生在东北某地一个村

子， 初中毕业后， 本想报考艺术类

学校的他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 选

择了一所职校。 在职校的经历是吴

海回忆起来最荣耀的时光， 因为有

唱歌特长， 吴海担任了校广播站站

长， 还在校园歌手比赛中屡屡拿

奖， 这让他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也

为自己规划了追求音乐理想的人生

路。 后来， 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

过上朋友们口中所谓“城里人” 的

生活， 吴海瞒着父母去夜总会打

工。 那段经历让他学会了喝酒、 摇

骰子， 见识了光怪陆离的世界并渴

望融入其中。

不久， 年满 18 岁的吴海和朋

友一起到机会更多、 更繁华的大城

市上海“挣大钱”， 可钱没挣着，

频繁的消费挥霍就已经让他入不敷

出。 而此时， 当朋友提出让吴海帮

忙，“吓吓别人就能拿到钱”，吴海看

在钱和朋友义气的份上， 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吴海觉得这是小事一桩，

根本没有意识到已经参与到犯罪

中。 吴海在参与了几次类似“仙人

跳”的“局”后，和同伙一起被抓。

法治意识的薄弱， 一味讲究义

气的“幼稚” 让民警为吴海感到惋

惜， 也由此为他制定了一系列教育

矫治措施，尽力纠正他偏航的人生。

揭开噩梦缠身的秘密

总有人说， 在监狱最不缺的就

是时间。 然而，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

道时间的珍贵。 吴海刚服刑时， 并

未意识到自己浪费的时间有多可

惜， 很快接受并适应服刑生活的他

空闲时往往无所事事。 监区民警王

志辉发现后， 主动有针对性地帮吴

海分析情况， 希望他能培养一些积

极健康的爱好。 在民警的帮助下，

吴海每天都安排一段时间背诗、 学

英语、 练字， 从一开始的别扭到后

来的习惯， 竟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而他也再次“拾起” 对音乐的热

爱， 在民警的鼓励下不断创作歌

曲， 在监区活动中发挥特长。

吴海的服刑改造表现看似日益

稳定， 但民警却总觉得他还有心

结。 民警发现， 吴海会说梦话， 有

时还大喊大叫， 似是做了什么噩

梦， 但每次提及这个问题， 他却总

是避而不谈。 许是相处时间久了，

吴海对民警有了更多信任。 2021

年， 当作为监区心理辅导员的民警

冯玉杰再次引导吴海时， 吴海终于

吐露了梦魇的实情。 原来， 虽然吴

海很受家人宠爱， 但小时候因为调皮

在学校总是惹事， “老师不喜欢我，

同学也排挤我、 欺负我， 我也是因为

这样不喜欢上学。 我后来还总是梦到

被他们欺负， 想大喊、 想反抗……”

冯玉杰及时对吴海开展心理疏

导，经历两个多小时的倾诉，吴海终于

释放了压抑多年的情绪。“自从那次谈

话之后，说梦话的情况就少了一些，对

于之前的那些经历也逐渐释怀。 就像

冯队讲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能

在过去的泥潭中拔不出来。 ”吴海说。

想回到面朝大海的家

吴海知道犯罪获刑是对他“年轻

不懂事” 的惩罚， 所以他对判罚没有

过怨言， 也听民警的话补足自己的法

律知识短板， 认罪悔罪。 唯一让他难

过的是， 这样的自己辜负了家人的期

望， 让妈妈因为自己老了很多……在

一次亲情会见见到从遥远家乡赶来的

妈妈和姐姐后， 吴海的愧疚感更深，

他总想做些什么弥补对家人造成的伤

害。 在民警的启发下， 吴海决定用自

己的双手积极主动作为， 履行缴纳罚

金义务的同时， 也为家人存下一笔

钱， 真正把悔罪赎罪落实到行动上。

因服刑表现良好，符合相关规定，

吴海获得过减刑奖励， 如今余刑还有

两年多。对于自己的未来，吴海有过很

多畅想。前两年，他想着出去后要做自

己喜欢的事，写歌、搞音乐，而最近他

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旅游经济

很红火，我家靠海，也可以开个民宿，

我能在民宿里继续唱歌， 也能陪陪父

母，帮着照顾家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服刑改造的深

入，吴海的想法也越来越成熟，这种成

长是民警乐见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

队， 把每一个人都改造好是我们的工

作理念，我们会从各个角度，想方设法

推动服刑人员的改造。 但如果服刑人

员自己没有踏实改造的自觉性， 那么

肯定是事倍功半的。”冯玉杰说，“吴海

可以说是因法律意识薄弱而犯罪的服

刑人员的缩影，许多这样的‘吴海’也

让我们意识到普法工作的重要性，与

其事后弥补，不如预防在前，尤其是年

轻人， 他们应该在社会上发光发热，

而不是在大墙里蹉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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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荔

有些人的 18 岁，

是走过“独木桥”后的

灿烂在六月；

有些人的 18 岁，

是猛然一头栽入社会

后的似懂非懂；

而他的 18 岁，却

是一记重锤， 敲碎了

他无知无畏、 浑浑噩

噩的人生……

□ 通讯员 陈峣 记者 徐荔

不久前，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院

长信箱收到一封来自临释放服刑人

员小晴（化名）的感谢信，信中讲述

了她这个“迷途者”在民警帮助下经

历十年“蜕变”，走向新生的经历。

十年， 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十

年，是高耸挺立的楼房；十年，是酸

甜苦辣的成长……时间之于人类，

从来都不只是数字累积。这十年，对

小晴更是有着不同的意义。

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小晴曾是“人生赢家”，有美丽

动人的外表、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后

来， 幸福平静的人生被小晴的贪欲

与无知打破，不惑之年时，她锒铛入

狱，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刚入狱时，小晴惶惶不可终日，

经常夜不能寐， 觉得自己给家人丢

脸，也丧失了人生的希望，失去了往

日的神采。

2015 年，一个午后，小晴被告

知即将调往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服

刑。“会是什么地方呢？罢了，反正监

狱都是一样的。 ”伴随这样的想法，

小晴开始了在总医院的服刑生涯。

监狱总医院除了收治患病服刑

人员， 也收押部分一般服刑人员。

温暖的阳光、 敞亮的监房、 精美的

泥塑作品， 是小晴对监狱总医院女

病区的第一印象。 尽管如此， 小晴

依然茫然忐忑。 在最初服刑的日子

里， 小晴想得很多、 很杂， 但唯独

没有想过当下的自己该如何服刑改

造。 看到小晴总是焦躁不安的样

子， 主管民警主动找到她： “饭要

一口一口吃， 日子要一天一天过。

生活就像是搓棉线， 只有把每一段

都搓紧实了， 整根线才会结实， 生

活才会过得稳扎稳打。 服刑改造生

活也是一样。 ”

为了能让小晴放下思想包袱，

积极投入改造。 民警特意联系小晴

的家属来监会见探视。会见日那天，

小晴久违地看到了父亲的笑容，听

到了母亲的叮嘱， 让她再次体会到

亲情的温暖， 也让她在家人的鼓励

声中找回了动力，“先过好当下的每

一天，以积极的心态投入改造。 ”成

为了小晴服刑以来的第一个“人生目

标”。

“人生字典”里添加了新词

作为家中独女的小晴是被父母宠

爱着长大的， 后来的生活里她也一直

很“强势”，听不进他人的建议和批评，

服刑后依旧如此。有一次，小晴因为出

错还和别人争吵被扣分。 小晴感到委

屈，觉得是别人在针对她。面对有些冥

顽不灵的小晴，民警没有一味批评，而

是心平气和地帮她分析问题，“一些小

错误如果不引起重视， 就有可能酿成

难以挽回的后果。 ” 这句话点醒了小

晴，她逐步调整心态，努力克服粗枝大

叶的问题，还学着换位思考。

自入监以来， 无论阴晴雨雪， 每

个月的会见日小晴总能见到她想念的

家人。 但有一次， 小晴连续两个月都

没等到家人的探视。 当她在亲情电话

中得知， 家人没来探视是因为母亲离

世， 她情绪几近崩溃。 那一次， 民警

久久地陪在小晴身边， 安慰着她。 监

区领导也向她转达了来自家人的信

息。 “没有把你母亲病重的消息告知

你， 是你家人的决定， 因为他们担心

这件事会影响你的改造。 你现在的改

造表现没有辜负家人特别是你母亲对

你的期望， 你要坚持下去， 争取早日

回归社会。” 民警的话给了悲痛中的

小晴莫大的安慰和力量， 在民警“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关怀和支持下，

小晴决心摆正心态， 继续前行。

小晴在总医院服刑的那些年， 亲

眼目睹了民警将一个个病员从死亡线

上拉回来， 看到了病员不但治愈了身

体的病， 还根治了心上的“病” ……

民警们用一言一行真真切切地教育着

服刑人员： 善良其实可以很简单。

因为不可挽回的错误决定， 小晴

付出了十年光阴的代价。 但所幸的

是， 在这段刑期亦是“学期” 里， 小

晴上了很多堂关于人生的“大课”，

这让她的人生字典里增添了许多过去

没有的词， 比如谦逊、 担当、 包容、

善良……如今， 她已走出大墙， 开启

了崭新的人生。 走出大墙的那一刻，

小晴地激动说： “感觉现在的自己就

像‘雨过天晴’ 一般。”

十年到底有多长？ 小晴给出的答

案是： 长到能让一个人涅槃重生。

在高墙里上了十年人生“大课”

出狱那刻她说“终于雨过天晴”


